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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农业是生态智慧的典范，在当今世界遗产事业中，虽有“重 要 农 业 遗 产”之 项 目、
名目，却未能完整地反映我国农耕文明之特色，需特别强调“并作”保护与存续。梯田是我国南方重要的
农业遗产，反映了生态链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其中“水土”成其关键。“水”的作用 远 非 仅 仅 是 灌 溉，它 还
具有政治性，就像当代的世界遗产一样，需全面认识我国农业遗产之多重价值。
［关键词］　农业遗产；梯田；水土；沟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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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遗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说“久”，是我国的农耕文明悠久；说“新”，是指“遗产”是一个全
新的概念，是世界遗产事业的产物。① 我国近１０年来对农业遗产的研究出现了升温的态势，对一些相
关重要话题进行了论述和讨论。在农业遗产研究的理念原则方面，李根蟠认为，以“古今中外法”为基本
的研究范式。② 在概念方面，闵庆文认为，中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中国人民在与所处环境长期协
同发展中世代传承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
的农业生产系统。③ 对农业遗产的保护方面，苑利提出从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经验、生产工具、生产制
度、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等方面实施有效、综合保护，提出了更为具体的
三种保护方式，即原地（ｉｎ－ｓｉｔｕ）保护，基于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保护和动态与静态结合（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ｉｃ）保护。④ 在农业遗产的分类方面，王思明将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扩展为十大类：农业物种、农业
遗产、农业技术方法、农业工具与器械、农业工程、农业聚落、农业景观、农业特产、农业文献、农业制度与
民俗文化。⑤ 此外，对于农业法缺失的提醒以及法理关系的配置、传统农学的知识谱系研究、旅游与农
业发展的关系等多面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整体研究，文献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等，学界都有涉及，此不
赘。窃以为，中国的农业不仅体量巨大，名目繁多，内涵深刻，形态多样，而且在知识、经验、技艺，尤其是
生态智慧等方面独树一帜，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型研究。
一、农业遗产
笔者以为，以遗产之类型相对应，中国最大宗、最有代表性的遗产不是长城，不是故宫，是农业遗产。
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之名实标榜于世的社稷国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曾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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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一大奇迹”“中国第二长城”。① 也因之以今日世界上任何遗产学说、概念、类型、“名录”相对我
国的农业遗产，都难以完整纳入、囊括。换言之，中国的农业遗产不仅体量大，而且名目细。联合国的
“遗产体系”原本是依照西方体裁之量身订制，具有强烈的话语倾向，这是公认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Ｇｌｏｂａ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项目中除了强调
与相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之外，最为重要的是突出了景观和生物的多样性特点。② 而中国
农业遗产的多样性特点，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智慧值得大书特书。
若以中国农业遗产与现行联合国农业遗产分类体制相比况，同中有异。联合国的分类大致包括农
业遗址、生物景观、农业器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中国农业的大分类是农桑；小
类则更为详细，比如民国时期毛邕、万国鼎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全书，
根据当时最新农学与旧时农书分为：总记、时令、占候、农具、水利、灾荒、名物诠释、博物、物产、作物、茶、
园艺、森林、畜牧、蚕桑、水产、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杂论、杂等十几个大类。③ 也就是说，由于
我国农业传统悠久，分类精细，以现行联合国的分类对照，实有削足适履之难；比如我国农业遗产中包含
着“天文－地文－人文”为一体的认知性，就为联合国分类“名录”所限制和限定；———即如果我们要对应申
报，就不得不依照分类名录进行“拆卸－组装”。我国当下的农业遗产虽然也有自己的分类，但却是以联
合国粮农组织的分类为“纲”；农业部办公厅曾在２０１３年专门印发了专门的文件，④农业遗产的“中国特
色”却不鲜明。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语境中，遗产同时是权力话语的表述。具体而言，今天的遗产是在当代全
球化遗产事业的历史语境中所“创造的遗产”（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这种“创造”，除了凸显了“发达
国家”的遗产话语特征外，还凭附了大量的“次生因素”，即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
相容的东西。此外，遗产还经常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及国家之间斡旋、协商的平衡物。同时强化了行政管
理方面的重要性。⑤ 这 提 醒 我 们，一 方 面 当 今 的 遗 产 事 业 是 全 球 化 中 的 产 物，虽 然 遗 产 指 的 历 史 之
“旧”，语义却完全呈现当代之“新”，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另一方面，联合国遗产形制原本为“操作
性”所羁绊，强调原则和原理，忽略个性与特色。
这提醒我们，我国的农业遗产在传承中必须注意：（１）当代农业遗产分类需与我国的农业体系相配
合，而事实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设定的农业遗产与我国的传统的农业遗产并不完全吻合，即便是其中
所强调的“农业景观”，亦难以囊括我国传统的农业中的“五生”（生态、生命、生养、生计和生业）的整体景
观。⑥ （２）既然我们有自己传统的农业遗产体制与形制，就不必完全搬用外来，而要秉持自主原则，即不
仅要在联合国“遗产名录”中反映中国农业遗产之“名录”需求，更要有体现农业遗产独特景观的“中国责
任”。因此，我们强调“并作”，既在操作上与世界农业遗产体系相配合，同时要更加注重我国自己的农业
遗产的发掘、保护与传承体系与方式。（３）对遗产主体性的充分尊重和利益分享。我们农业遗产中之
“天人合一”“万物并作”是生态农业的完美呈现。当今之“行政当家”，切不可为了多一项“世界遗产”之
名目，却混淆、混渎，淡化、弱化了遗产的主体性，致使“谁的遗产”成为模糊之窘况。现行的遗产运动经
常出现遗产“分离－倒错”现象，遗产的主体，即遗产的创造者与实践者在主体上“失声”，而未经“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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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者越来越多，包含游客。①
当今的全球化致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这一表述生动地演绎了大家都是主人而实际上没有
“主人”的情状，而这恰好是遗产学研究重视而遗产保护在操作上的漠视与忽略部分。多主体性的介入，
使得真正的遗产主体被“他者化”“多主体化”所异化。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概
括为“乡土中国”。② 在这样“家国天下”的背景中，“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遗产的主体，尤其是，特
定地方的人民会将这些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而非其他人的。事实上，今天的“三农”已然缀入了大量
非农因子和因素，这些因子和因素常常弱化了遗产的主体性；因为，真正的遗产实体最终只能由创造者
和传承者（即真正的主体）承担责任，那些“冒充的主体”终究是不承担责任的。换言之，我国农业遗产属
于特定地方民众的家园遗产，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和主体。
与其他遗产类型相一致，农业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也是一种特定的记忆选择。就是说，
当某一个地方、某一种类型的农业活态遗产、某一个农业遗址等被确认和确定为遗产时，就意味着它被
当作一个特殊物被刻意地“贮存记忆”。农业遗产不是一般记忆，而属于“选择性的历史记忆。”③根本上
说，中国的“社稷历史”就是农业遗产；它除了帮助人们追忆往昔的光荣和荣耀，强化历史的自豪感外，更
是生计方式。总体上说，我国传统的农业遗产是根据自然的“节气”所形成了农耕范式；二十四节气故为
中式“非遗”。同时，小农经济的持续性、“自给自足”构成了中国三农的生境实况；其中“农桑”“耕织”“男
女”形成了重要的农业社会化分工与协作。所有农业遗产的道理、情理皆羼入其中，迄今依然。无论当
今的情势发生多大、多快的变化与变迁，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底色都未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农业遗产名录”正在改变传统的中国农业遗产现状。任何特定的农业遗产
都有其“前景（前台）”（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与“背景（后台）”（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的整体性区别，前者倾向于指生活的
实际情形（即我们现在的情形），而后者则指依照原有情形所包含的应有潜质（即 我 们 应 该 的 情 形）。④
“前景－背景”拟构包含以下几种情形：（１）按照事物的自身逻辑所进行的自然演化、进化和变化。这种情
形更多指事物在变化和变迁中没有或较少受到外界激烈的、人为的事物、事件的影响。（２）在剧烈的外
部力量作用下，事物的主体因此失控而使演化方向发生改变。遗产的主体性整体失落。（３）外部力量虽
然发生作用，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中这种力量的作用还很大，但事物的主体性仍然能够因势利导地掌控局
势的变化。
概而言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农业为遗产之最大宗者，需要在联合国遗产事业中
了解和确认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二、水土沟浍
从农业遗产的可持续性看，水字当头。水之于人类的生存，之于农业的持续皆是攸关性的。没有
水，人便无以生计；没有水，农便无以延续。古人滨水而居，为的就是便于取水；也要面对水患的危险。
由于水对农业的重要性，而在远古年代，灌溉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天雨于是成了最重要的来源，卜辞中
有关卜雨的占了很大比例。⑤ 综观世界历史，“洪水传统”（ｆｌｏｏ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⑥大抵为肇端。这表明水作
为人类至关重要的生命和生活需求性功能和工具，“利－害”是人类亘古的认知和实践。作 为 历 史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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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洪水以两种方式惩罚人类：一种是洪水（大水），另一种是干旱（缺水）。这也真切地反映在农业生产
上的实情和实景。中国古代文明由水而起，《尚书》之“洪范”“禹贡”等篇都讲述了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
的“中邦－九州”的故事。在这里“水土”与“九州”成为创世神话中的因果关联。而农耕文明也会在农业
中嵌入与水有关的生态智慧。
“水”之于文明的重要性，当然包括了“水”在农业遗产中是一个纽带式的“链条”，洪水退却，耕地露
出水面，成为可以耕作的土地；而大禹治水，水之道也，这样“导”与“道”相互关联，都是自然之道。① 比
如在成都平原，“天府良田”与“都江堰”水利之间的榜样关系可以为范。事实上，在农业范畴，水土是农
史上应对的最基本主题，即水土保持之涝－旱问题。因此，“水利”的主题一直至为重要。德国人魏特夫
的著述《东方专制主义》，即以“东方水利社会”来解释东方社会的专制与控制，即以控制水来控制社会，
水与专制制度是一个互为关联的生成模式。② 虽然学界对魏氏的“水利专制”的理论质疑声不断，却不
妨碍其成为历史上有关农业－水利－专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原点”。
我国的农耕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多样，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最具代表性的主食是麦子和稻子。我
国的反映也非常真切，即传统的农耕文明主要以北方麦作与南方稻作为代表。由于与水源发生密切关
系，故通常以河流命名，“黄河－长江”即为代表。考古材料证明，小麦、大麦为外来作物，古代谷物从“禾”
旁，唯“麦”从“来”旁，说明其为外来。③ 小麦在大约１００００年前从一种野草在中东被人工培植化，然后
传遍了全世界。④ 大约４０００年前，小麦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原腹地推广。因为小麦产量是粟的
数倍，小麦逐渐替代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⑤ 稻作文明则起源于我国，起源地为长
江中下游地区。２０１９年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世界展现了５０００年前中国的稻作文
化。“稻”作为粮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稻在五谷之外，稻列五谷之中，稻成五谷
之首。⑥ 至于黄河流域的麦作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在新石器时代，似乎就有界限了。⑦ 这也反映了中华
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认知与评价。
归根结底，“水土保育”成为农业伦理中的重要范畴。今天，我们了解到水利遗产之于农业的重要性
时，便能明白水利灌溉的生态关系，以及对于整个文明体系和技术系统的重要性。而水利工程的原生形
态，或曰雏形，即所谓的“沟浍形制”，这无疑为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中生态智慧的典范，也是“井田制”之古
代理想农业样本。古代的文献中记录了农耕文明中“水（利）－土（地）”之间的协作关系。《周礼·地官·
遂人》记载：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生动的古代农业景观，其中讲述了两个互为相连的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一是灌溉系
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田
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
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
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而田野中的沟洫、道路系统有严
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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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Ｍ］．韩昭庆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５２，５５．
卡儿·魏特夫（Ｋ．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东方专制主义［Ｍ］．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２８．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Ｍ］．林俊宏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２０１７：７７．
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Ⅰ：无粮不稳之稻与社稷［Ｊ］．中国稻米，２０１３，（３）．
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Ⅰ：无粮不稳之稻与社稷［Ｊ］．中国稻米，２０１３，（３）．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０１．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７３～７５．
虽然我们相信，在现实中很难如此完美绝对，但却是中国农业整体形制的样本；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农田
乃至农业的规划，同时也是国家行政治理体制的根据。我们无妨将这样的农业规划蓝图概括为中国农
业的“水土智慧”。
沟浍的农业形制曾经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农业“水利”的雏形。后来发生了变化，所谓“井田废，沟浍
堙，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①在古代农业，“水利”只是指农田灌溉，与今日的防范洪涝灾害、航
运等综合体不同。原始社会后期，当黄河流域先民从高地迁移到低平地区发展时，面对的是遍地的沮洳
和流潦，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洪涝而不是干旱。为了把洼地改造成农田，需要修建农田沟洫，造成
长垄式的畎亩农田。修建农田沟洫成为水土整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既要疏通河道，
“决九川距四海”，又要修建农田沟洫，“浚畎浍距川”。②
于是，沟浍形制与井田制便历史性地发生关系。所谓井田制，从外在形制看，是被纵横交错的沟洫
划分成井字形的农田；从内核看，是基于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的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所以农
田沟洫系统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周围，而且沟洫道路又占去了农田
区中的大量土地。稍远一点就是可以充作牧场的荒野。春秋中期，尤其是战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因素有三：一是铁器在黄河流域的逐步普及大大加强了人们开发农田、改造自然的力量。二是人
口繁衍、需求增长使拓展农田、突破斑点式开发的格局成为必要和必然。三是经过长时期的整治，农田
区中涝洼渍水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沟洫道路大量占地已不复合理。原来的沟洫道路被辟为农田
和村落，史称“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此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
农田，阡陌逐渐代替了原来与沟洫配套的道路。与沟洫井田系统废弃同时发生的，是“水利”的兴起。③
概而言之，农业与水之间构成了一体性概念，人们可以从人类历史上的古代农业文明大多以河流命
名这一“历史事实”中瞥见之。
三、造化梯田
水之于农作物的关系制约性的，“水田”无论是泛指农作物（包括旱地作物）的耕作田地，还是特指种
植水稻的耕地，“水”与“田”皆互为言说。④ 二者的关系也是今天我们评价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指标。对于生态农业来说，水土与生态之间不仅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这种友好关系中贯彻着自
然原则和生态智慧，我国南方的梯田不啻为典型，代表性的样板为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
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这些梯田以“中国南方稻作系统”入
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红河哈尼梯田的评介时指出：“在过
去的１３００年里，哈尼人发展出复杂的沟渠网络，保证山顶森林里的水源可以流向梯田。他们同时创造
了一套完整的农耕文明，牛、鸭、鱼、泥鳅等可以帮助红米这一梯田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梯田的居民崇拜
太阳、月亮、山脉、河流、森林以及包括火在内的其他自然现象……正是基于特殊的、源远流长的社会宗
教结构之上，这一极具弹塑性的梯田土地管理系统在视觉和生态上都充分说明了这里的人们与其自然
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⑤尤其值得宣扬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层层叠叠交错在哀牢山中，这种梯田
制造化成了生态的一种样榜。⑥ 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而梯田作为遗产，只是我
国农业遗产之一范，还有大量遗产类型，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中国是一个多种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国家，因此，农耕文明中包含着大量梯田耕作的山地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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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高承．事物纪原［Ｍ］．卷１“水利”引《沿革》。
参见《尚书·益稷》注：“距，至也。”《论语·泰伯章》述，禹治水时曾“尽力乎沟洫”。
李根蟠．“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杂谈［Ｊ］．农史研究，２０１３，（１）．
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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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
《诗经》中就有“瞻彼阪田，有菀其特”的诗句，“阪田”系指山坡地上的田。它的出现早于写作该诗的西周
幽王六年前后，即早于公元前７７６年，表明在大约３０００年前就有了在坡地上种植的“阪田”，它是梯田的
雏形。有的学者认为，《尚书·禹贡》中的“厥土青黎，厥田上下”中的“厥田”指的是梯田，是中国史籍对
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① 汉代时出现了“区田”，虽非专指坡地田垄，却包括其中；《汜胜之书》在对区田
的论述时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区田。”有学者考
据，我国的梯田是根据“阪田”的经验，把山坡田改造成为水平的梯田。梯田的修筑方法是沿着山的坡
度，按等高线筑成堤埂，埂内开成农田，上下连接，像阶梯一样。梯田可能至迟在五代时期出现，“梯田”
之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他根据自己在南方农村的旅行见闻，写下了“岭阪上皆禾田，层层
而上至顶，名梯田。”②“梯田”显然是一个象形概念，因其形貌如阶梯故名之；梯田所包含的生态智慧却
与地理形态相协，是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形态。
中国是一个多山地形态的国家，如何在山坡上种植粮食，特别是南方的水稻，水土保持和保护无疑
是梯田形制中最重要的技术。王祯《农书》中专列梯田条，并对其构筑、垦殖以及对梯田独特的空间格局
和耕作方式有形象的描述：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垒石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至横麓，上至
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蹬，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
展足，播殖之际，人则讴蝼蚁沿而上，褥土而种，跟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涉，俱若梯蹬，故总
曰‘梯田’。上有水塘，则可种粳林，如止陆种，亦宜粟麦。③
由于我国南方的山岭地区不少为少数民族栖息和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国南方的梯田也包含着不同
少数族群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智慧的呈现与表达。另一方面，梯田劳作当然也比平土作业更为艰辛，民
国刘锡蕃对此有过描述：
蛮人即于森林茂密山溪沕流之处，垦辟为田。故其田畴，自山麓以至山腰，层层叠累而上，成为
细长之阶级形。田塍之高度，几于城垣相若，蜿蜒屈曲，依山萦绕如线，而烟云时常护之。农人叱犊
云间，相距咫尺，几莫知其所在。汉人以其形似楼梯，故以“梯田”名之。此等“梯田”，其开壑所需工
程，甚为浩大。其地山高水冷，只宜糯谷。春耕既届，蛮人即开始工作，其犁田，不用牛，以锄翻土，
纯任人力为之。在农业史进化之程序上，最初原用锹锄，其后乃用犁，今蛮人犹固守最苦之锄耕形
式，一方固由其顽固不化；一方亦由其田面太小。不适于牛之旋转也。邻黔诸蛮，间亦采用“偶耕”
方式，即以二人负犁平行，代牛而耕，一人执犁以随其后，其艰苦尤不可言！④
水系对于水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哈尼梯田用水并不主要来自降雨，水系的自然循环使哈尼梯田
成为一个天然水库。哈尼人把森林视为哈尼梯田的保护神，将林木细分为神树林、村寨林、水源林，不允
许破坏这些树林，一旦有人违规，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当低海拔的江河之水经高温蒸发变为云雾上升到
高山区，然后凝聚为雨水降落在原始森林中形成溪泉瀑布和地下潜流，这些水源被山腰挖掘的沟渠悉数
截住，据统计，哈尼梯田骨干沟渠就有４６５３条之多，长达数十公里。⑤ 哈尼梯田的保护是两个体系共同
作用的结果。森林与水系的关系是关联性的，没有森林，水土便保不住。当地人对树木和森林的崇拜，
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水田中还进行“稻鱼共生”模式。
梯田农业的发展更突出了森林的作用。为了村寨的安宁和梯田的发展，哈尼人对森林进行划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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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潜明．我国古代三大梯田的共性以及紫鹊界梯田的特有性［Ｊ］．山川地理，２００６，（４）．
保护。哈尼梯田地处哀牢山地带，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水汽循环自然形成。这也是梯田所形成的特有
地理景象。不同层次的林木的作用不同，当地最高的山林称为总管神林，周围山林称为分管神林，另还
有水源神林、村寨神林以及护家神树等，人们对于这些神林要定期进行祭祀。护寨神林保护与祭祀就是
生动的例子：在所有哈尼族村寨后都有一片神树林，每年的“昂玛突”（祭寨神）都会如期举行。全村人在
“摩匹”（仪式主持者）“咪谷”（村寨长老）的率领下，来神树林中虔诚地跪拜，祭祀“神树林”，并在村中摆
出“长街宴”与神同乐。哈尼人认为，森林就是父母，就是上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神。① 而哈尼梯田被评
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优势，正是其精密的农林业和水分配体系，以及与环境互动模式。②
笔者在哈尼梯田田野调查时，专家和当地的民众告诉笔者，哈尼梯田本是一个水土与水汽的生态循
环体系，这种循环体系是当地自然形势与地理形态生成而成。元阳县土地全为山地，无一平川，最低海
拔１４４米，最高海拔２９３９．６米，相对高差２７９５．６米，年平均气温２４．４℃；年降雨量最高１１８９．１毫米、最
低６６５．７毫米、平均８９９．５毫米。常年云雾缭绕，水汽充沛，闷热气候使得低处的河谷水汽蒸发升腾，随
着坡度的升高，温度逐渐降低，化作水雾飘在空中，为林木与土地所受授。而山上的森林又将水渗入土
地而排下，构成了一个哈尼梯田体系生态智慧的完美形态，这种情形颇似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
“水源涵养林－木涌③－聚落－梯田水系”，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构造。④
图１　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姜丽依原图绘制）
作为农业遗产，梯田的生态模式决定了今天对它的保护方式：（１）尊重遗产的主体性，其中自然和人
文的主体性应首先要考虑。任何行政部门、工程项目、大众游客等尤其应该遵守。（２）梯田既是原生态
的，又是活态，前者强调其不可迁移性，因此必须持原址原地保护的原则；⑤后者突出其根据自然所形成
了地方性特色，因此必须坚守持续性的传承原则。（３）作为农业遗产，我国南方的梯田中不少属于不同
民族、族群的创造性产物，其中包含着大量民族、族群的风俗、民俗，是他们的家园遗产，他们是“主人”，
任何“客人”都要尊重那些地方风俗。（４）南方的稻作文明不仅成为农业生态的遗产，历史上的“稻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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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清华．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６，（２）．
葛兴燕．哈尼梯田与龙脊梯田的形成利用探讨［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５，（６）．
“木涌”（Ｍｕｙｏｎｇ），指 森 林 与 梯 田 的 缓 冲 区。参 见 侯 惠 琚，等．基 于 生 态 恢 复 和 文 化 回 归 的 梯 田 景 观 格 局 重
建———以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景观复兴为例［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１）．
侯惠琚，等．基于生态恢复和文化回归的梯田景观格局重建———以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景观复兴为例
［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１）．
徐义强，李凯冬．农业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保护与开发刍议［Ｊ］．农业考古，２０１３，（１）．
传”无异于一种特殊的“线路遗产”，其中除了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外，主要指东传日本。① 而在联合国农
业遗产的分类中，还鲜见农业的线路遗产。②
概而言之，１９９４年联合国公布线路遗产，③中国作为世界农业遗产的典范，在稻作文明方面，中国
是公认世界上最早诞生地，而梯田正是特殊生态环境中的范本。
结　语
中国的农业文明举世公认；传统农业遗产为中华民族最大宗的遗产。从天时地利人和的宇宙观，历
代以农为本的农政传统，自然生态的农业智慧，农桑一体的社会构造，村落风水的家园遗产，中国式城乡
关系形制，耕读传家的知识生产体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机制，农工协同的
务实性发展形态，乡土社会的礼教性宗法伦理，多元多样的农业生成原理，南北农作（稻作、麦作）的框架
性分制，农田水利的人文生态协作关系，农业知识的传承与传播途径，到农业文献（农书）的卷帙浩繁等
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研究拓展空间，即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体系亦难以
囊括。今天，我国正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这也是一项“传统的创新”行动，嘱我辈竭力承之，努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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